
等待情郎到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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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戏剧视野中的王宝钏和索尔维格比较分析

口高字民高敏娜

摘要：在中外戏剧史上，有不少因痴情等待浪荡子或负心汉而闻名于世的女性形象。本文从跨文化比较的视

野，选取了中西方两位典型的“等待女神”：一位是中国戏曲——如秦腔《五典坡》、京剧《红鬃烈马》等剧

目中的著名形象王宝钏，另一位则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培尔·金特》中的女主人公索尔维格。通过对两

个人物及其所等待的“心上人”的不同气质风貌、文化内涵所指及艺术表现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在现

代性审美和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拓展和深化同类题材戏剧创作的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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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爱而苦守等待，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戏剧行

动。古往今来，无论在传说还是在现实中，都不乏为了

心上人而长相等候的钟情郎、痴情女。比如，长江三峡

中巫峡著名的“神女峰”，传说就是一位漂亮的神女

伫立江边，在翘首期盼自己心上人归来，终因等待的

时间太久而石化成了一座山峰。在西安，则有著名的

“寒窑”，传说是烈女王宝钏18年坚守，苦苦等候郎君

薛平贵的遗址所在。

在文艺作品中，为爱而等待的情节和人物可谓

俯拾皆是。相比较而言，女性等待者的比例远远高于

男性。伴随等待过程中各种的艰辛考验和苦难折磨，

往往会因女性主体的阴柔、秀美而充满令人感动、感

伤的怜悯与同情。本文从跨文化戏剧的角度来看，通

过对两位“等待女神”为什么等待和怎么等待的比较

分析，试图揭示不同民族的戏剧在表达、演绎同一故

事原型时不同的文化取向和迥异的艺术风貌。

一、索尔维格和王宝钏：两位“等待女神”及她们

的“心上人”

索尔维格是《培尔·金特》中的女主人公，和剧中

其他女性形象，如别人的新娘英格丽德、阿拉伯少女

安妮特拉、绿衣女妖和牧牛女比较，索尔维格迥然相

异。她来自外乡，虔诚地信仰基督，外表温柔内敛、气

质高贵，但内心却热情奔放、坚定执着，有主见、有个

性，笃信真爱，矢志不渝。在易I-生的剧作中，索尔维

格是美丽、高雅与圣洁的“女神”。无独有偶，在中国戏

曲中，同样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为爱情而苦心守候十八

年的“等待女神”——王宝钏。在秦腔<五典坡>、《寒窑

记>，京剧<红鬃烈马>、河北梆子(王宝钏>以及《三击

掌><武家坡><赶坡><算粮><探窑><大登殿>等折子戏

中，王宝钏的故事～直流传至今，盛演不衰。作为丞相

王允的三女儿，她没有像两个姐姐那样嫁给门当户

对、在朝为官的苏龙、魏虎，而是喜欢、追求出身寒微

但有志有才的“叫花郎”薛平贵。她的选择既是自我的

自由选择，同时又暗合神秘的天意安排。

像圣洁高雅、笃信真爱，矢志不渝的索尔维格一

样，王宝钏也独具慧眼、用情专一、意志坚定。她冲破

家庭的束缚，摒弃“嫌贫爱富”的世俗观念，由衷欣赏

薛平贵的人品与才华，坚信他绝非等闲之辈，将来必

有鸿鹄得志之日。相信他最终定能宏图大展，大富大

贵。果不其然，薛平贵后来投军，虽被奸人陷害，流落

异邦，但却被敌国公主喜欢，招赘为驸马。在长安寒窑

的王宝钏，则苦苦等候薛郎一十八载。十八年后，因见

到鸿雁传来的王宝钏的血书，薛平贵才偷偷跑回长

安，与王宝钏团聚。此时恰逢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年

幼，奸臣篡位。薛平贵审时度势，平叛锄奸，报仇雪耻

后龙袍加身，荣登皇位。王宝钏也因此离开寒窑，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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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皇后。

探讨两位“等待女神”的爱情观及其审美内涵，

离不开她们所等待的“心上人”。培尔·金特是一个

游手好闲、行为不检点的浪荡子。他不务正业，整日胡

吹，做着有朝一日发迹甚至当皇帝的白日梦。在乡里，

他招人讥笑，被“正经”的妇女们排斥，不招人待见。而

薛平贵，则是一个善良的“叫花子”。他出身卑微，一贫

如洗，受人施舍，遭人白眼。空有才华与抱负，又能被

谁人知晓?从戏剧角度看，两位“心上人”超乎常人的

人生历程，都饱含着浪漫、传奇和神秘的色彩：培尔·

金特曾环游世界，做过大生意，扮演过先知；薛平贵则

降服过一种吃人的妖怪——红鬃烈马。征战西凉时，

他虽被敌国抓获，却赢得该国公主代战的青睐，被封

为驸马。培尔·金特和薛平贵，还都曾位及至尊，有过

贵为皇帝的经历。试想，在戏剧的第一幕，当我们看到

浪荡子培尔·金特、叫花子薛平贵，观众们谁能想到他

们会有荣登皇帝宝座的荣耀一天呢?简言之，他们二

位是非比寻常的“奇人”。而且他们之“奇”，除了索尔

维格和王宝钏之外，非一般常人能识。

二、圣洁与世俗：灵魂拯救与物质补偿

索尔维格和王宝钏的艺术形象在戏剧行动上非

常相近，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有明显差别。索尔维格圣

洁如天国的仙使，既有少女般的娇羞、恬静，又有圣母

般的美丽、慈祥。当英格丽德在和培尔·金特有过一夜

露水之情并想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时，培尔·金特断

然拒绝，并反问英格丽德：“你的祈祷书是用圣洁手绢

包着的吗?你有金黄色的长辫子吗?你的眼睛是羞答

答朝下望着你的围裙吗?你是矜持地扯住你妈妈的裙

摆吗?”

从这提问，我们可以看出培尔·金特对索尔维格

爱得有多深j培尔·金特对索尔维格可谓一见钟情，并

决心要为她建造一座宫殿。然而由于自己以前“放浪

胡为的历史”，他自惭形秽，羞于面对索尔维格。于是

决定先外出游历，寻找真实的自我，追寻凤凰涅檠式

的自新之路。王宝钏却不同，她对薛平贵爱的追求有

着明显的世俗性质。两人也是一见钟情，但和培尔·金

特与索尔维格相反——女性王宝钏是主动追求者，男

性薛平贵反成了被动接受者。这也难怪，出身贫寒卑

微的叫花郎薛平贵怎么敢奢望能与相府小姐成婚配

对呢?

如果说索尔维格和培尔·金特的差别主要在精神

心理层面，那么王宝钏和薛平贵的差异则是在现实物

质层面。简言之，薛平贵是出身寒微，而非卑微。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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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平平，但却精神高贵；虽贱为乞丐，但却没有培尔·

金特低俗、放浪的一面。他天生是一个英雄“胚子”。

王宝钏为什么会如此坚定执着地爱上薛平贵?在

这一点上，历来各种戏曲的各种版本都缺乏一个令人

满意的解释。在戏的开头，王宝钏的母亲身患重病，孝

顺的宝钏在花园焚香祈祷百日，并愿以身替代。此举

感动了人间的三宫主母一皇后娘娘。结果母亲病愈
康复，宝钏也被三宫主母赐以五色彩线，命她织成彩

球，飘彩招婿。如果仔细辨析一下，故事的情理似乎有

些说不通：皇后娘娘被王宝钏的孝顺感动，赐她“飘

彩”招亲，但结果招来的却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叫花

郎”。那么皇后赏赐的动机岂不很“无厘头”，没逻辑?

而王宝钏又为什么会对此毫无怨言?在此，笔者大胆

猜想，剧中的三宫主母应该是“天界王母”的替身或代

言人。换言之，只有当人间和天界的“意志”统一，此故

事的逻辑才能理顺：王宝钏的孝道感动王母，王母通

过皇后赐她一段传奇的美妙姻缘。言其传奇，是因为

它具有超验的神话色彩，就是说薛平贵是上苍王母赐

给王宝钏的一份厚礼。这份礼之珍贵厚重，就体现在

它不能一蹴而就，轻易获得。它的神奇和非凡，正体现

在它不可能被一般凡人俗眼根本看穿、猜透，只有诚

心慧眼的王宝钏凭直觉才能感悟、领受。凭此直觉层

面，这一故事超越了庸俗的现实功利主义。就是说，正

是出于本然天性而非现实功利的善良、纯洁和对母亲

恪尽孝道、为薛平贵坚守妇道，王宝钏最终获得了上

天最高的赏赐，不仅与“心上人”美满团圆，而且身居

皇后之位，大富大贵。

故事的有趣正在于此}如果王宝钏有百分之百的

把握薛平贵来日一定能大富大贵，那么她和对母亲的

孝敬、对王母的虔敬岂不成了一种交易?可见，正是在

不可知的虔诚期待和苦难坚守中，王宝钏的戏剧故事

才同时彰显出了人性的可贵和天意的完美。王宝钏的

可爱、可贵就在于她朴素而虔诚地笃信上苍赐予自己

的“天命”。简言之，她因孝顺被上天赐予传奇姻缘，又

因对天命的坚信和对夫君的忠贞而终获美满幸福。王

宝钏为爱情而等待，必须在封建伦理的秩序内才能得

到相对准确的理解。

无论是索尔维格还是王宝钏，她们忠贞如一的等

待其实都不是一个“爱”字能够完全诠释得了的。由于

易卜生作为现代作家的身份使然，索尔维格和培尔·

金特之间的情感明显符合现代意义爱情观。但同时，

索尔维格身上浓厚的宗教气息又使得这种爱情成为

易卜生批判社会、思考人生的一种途径。从剧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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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索尔维格和培尔·金特的爱情显然具有“柏拉图之

爱”的性质，超越男欢女爱的世俗层面，升华为对上帝

的皈依——培尔·金特是在索尔维格的爱情里找回了

真实的自我，而索尔维格则是从对上帝的虔诚与敬畏

中成为完美女神的化身。在对上帝的圣洁信念中，两

人的爱情达到了圆满，培尔·金特的灵魂也得到了拯

救。

王宝钏和薛平贵的结局，则充满世俗气息。在最

后一折<大登殿>里，薛平贵平叛锄奸，执掌江山，登基

坐殿，贵为皇帝。王宝钏被封为皇后，西凉国的代战公

主则位居其后，成为“偏房”皇妃。如此一来，王宝钏不

仅在物质上享受荣华富贵，而且由于身份的优于代战

公主而得到了精神的补偿。由此言之，戏曲<五典坡>

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的戏剧，不像《培尔·金特>中充

满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立场的作家对人性的拷问和对

人生意义的追寻，而是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和封建意

识形态的文化凝结，艺术地折射出中国大众的民间

“集体无意识”。

三、传承与创新：现代性与跨文化戏剧交流

从现代性角度审视，如果说培尔·金特代表了西

方文化追求中的理性批判精神的启蒙现代性，那么索

尔维格则正好代表了与之既相对又相辅的具有救赎

精神和宽容情怀的审美现代性。作为爱情悲剧的女

性，王宝钏艺术形象的缺憾在于，她缺乏男女平等、灵

魂自由、相互爱恋等现代价值的爱情理念。在中国现

代以来的舞台实践中，无论京剧、秦腔、还是河北梆

子，王宝钏题材剧目的当下演出都是尽量削弱原剧作

超验的神话或日迷信色彩，试图在现代爱情观基础上

彰显真情无价、真爱永恒的主题。

这里值得～提的，有一个堪称奇葩的特例。20世

纪30年代，旅居英国的文化人熊式一先生在尽量保

持京剧舞台特点和表演程式的基础上，将王宝钏的戏

曲故事改编为英文话剧，曾在伦敦连演3年，共计近

1000多场。后来，该剧还应邀到美国演出，成为最早

登上百老汇舞台的中国戏剧作品。在中国戏剧“走出

去”——面向世界进行国际传播的历史上，像这样产

生了深远、持久影响的跨文化艺术实践，恐怕迄今也

是绝无仅有的。

熊式一先生对于西方文化有着丰富的体验和深

切的理解。他早年接受西方现代新式教育，在写作<王

宝川》之前曾翻译过多部西方戏剧作品，旅居英伦的

经历又使得他对西方有了直接的体验。因此英文话剧

<王宝川>绝不同于一般的中国戏曲。它真正实现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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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剧目的现代性转换：为了能从现代爱情观的情理

逻辑上理顺讲通，熊先生删掉了王宝钏为母祈求福

寿、皇后赏赐飘彩招亲的等带有迷信色彩的，隋节，但

却增加了相府佳节筵宴赏雪的情节。他让叫花郎出身

的薛平责在相府花园充当园丁，恰巧有机会在赏雪的

家宴上比武、作诗。正是凭着自己的才学和膂力，薛平

贵胜过了苏龙、魏虎两位王府贵族女婿，尽显了人格

和性格的魅力。在结尾，熊先生又改写了《大登殿》王

宝钏和代战公主一妻一妾共同侍奉一夫的结局，改让

薛平贵认代战公主为“御妹”，从而保证了王宝钏与薛

平贵爱情的专一性和纯洁性。

正是这些改动，使得戏剧的情节叙事完成了从中

国传统封建价值的“忠孝节义”向西方男女平权、真心

相爱主题的现代性转换，从而让这个东方故事获得了

西方观众的最广泛的认同。这正是文化在传承中的创

新，是艺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融合。然而遗憾的是，关

于熊式一先生的创作及其影响，迄今学术界还很少关

注。即便在中国政府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的今天，学术界和艺术圈依然很少有人知道熊式一及

其对跨文化戏剧的精彩演绎。中国戏曲真正要走向世

界，仅仅靠表演技巧的东方特色和陌生化新奇感是远

远不够的。作为内容生产的文学叙事和思想挖掘应该

受到高度重视。英文话剧《王宝川》对于当代文化产业

和艺术生产的意义正在于此。

索尔维格和王宝钏，两位文化背景迥异但审美气

质却颇为近似的美丽女性——透过索尔维格，我们看

到了王宝钏形象的非现代性一面，而透过王宝钏，我

们又看到了索尔维格形象具有东方情韵的一面。或

许，正是通过这种互文性的对比和对话，跨文化戏剧

创作和研究才能不断丰富和深化，更加彰显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外语学院讲

师。本文为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一般项

目《文化创意产业视域中的景观、拟像审美研究》

一10XJCZH001的阶段成果，2012年6月和10月本文曾参

加在挪威特罗姆瑟举办的第13届国际易卜生大会<英文

版>和在中国西安举办的第二届陕西地方戏曲传播学术研

讨会<中文版>交流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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